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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協會 

SSS - Society for Social Service 
 

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曾育慧博士候選人 

 

社會服務協會（以下簡稱 SSS）是孟加拉中央銀行評估規模第八的大型微額貸款（micro 

credit）組織。我在 2009 年與研究伙伴穆吉實地參訪他們各項計畫，本文主要介紹 SSS 的弱

勢教育計畫。 

SSS 總部設在坦蓋爾（Tangai，位於首都達卡西北方約 92 公里），業務可粗分為微貸和非

微貸二大部門，前者提供都市與鄉村貧民各種微貸產品，後者為教育和健康領域的社會服務

工作，包括開設醫院與行動醫療站、農漁業發展、救災與重建，以及「教育與兒童發展計畫」，

使社會邊緣族群的下一代融入主流社會，停止不幸且不公義的世代循環。 

後犁種小學  1947 年以前，孟加拉是印度的一省。在印度教階級分明的種姓制度中，被排除

在四大階級之外的賤民，是社會最底層的邊緣人，世世代代從事被認為低賤的工作，像是清

除糞便和屍體搬運等工作。這群人沒有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甚至住居也被隔離在主流社會

之外，受到全面的排擠。印度在 1947 年基於宗教因素，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斯坦和伊斯蘭教

的巴基斯坦（1971 年孟加拉脫離巴基斯坦獨立建國），然而孟加拉各地依舊散居著不少印度

教徒，包括這群在印度次大陸被統稱為「後犂種」（harijan1，英語亦稱 untouchables）的賤民。 

通常貧苦的「後犂種」人只能住在全無公共建

設的貧民窟，沒有水電供應，沒有下水道或廢物清

理系統，有時會養豬，人畜共處在狹小稠密之地，

環境污穢不堪。SSS 的「後犂種」小學所在的社區

比較特別。這是政府特別規畫，以 99 年租期提供給

當地少數族群「後犂種」人居住的公有地。簡陋的

社區內有電線、有公共取水處，政府也提供短期的

就業機會，但仍是這群人所「世襲」的工作，比如

在政府機構負責清掃或在法醫部門協助屍體處理。

更可惜的是，這個社區「剛好」設在妓院隔壁。 

制度上，免費國民義務教育是所有孟加拉學齡孩童享有的權利，但社會上無形的排擠，

使得「後犂種」小孩幾乎沒辦法到外面上一般小學。SSS 在 1997 年，運用微貸業務的盈餘和

來自荷蘭的贊助，在「後犂種」社區內提供小學課程，共有五年級五個班，以社區內五間房

舍充當教室，讓 6 到 10 歲的學齡孩童接受與孟加拉其它小朋友相同的基礎教育。之所以強調

                                                 
1 印度教當中的賤民：後犁種 (harijan)，在 1940年代末前原稱為 dalit。從兩個例子可看出這群人被為社會所嫌

惡的程度。其一：一般人若無意中看到 dalit，便要立即回家洗澡淨身，去除因「看到」dalit 而染上的不淨；其

二：若 dalit 人走在路上，人影不小心碰到非 dalit 的房子或土地，便會被處以火燒極刑，亦即 dalit 人活動範圍

有限，不被容許走入印度其它地區，也不被當成人看。印度當時的精神領袖甘地表示，這群人也是上帝之子，

因此給 dalit另取了「後犁種」這個新名稱。但僅有形式上的更名，並未能消除社會對這群人的歧視和不人道待

遇。Dalit與 harijan現在是可完全交替使用的詞彙。 

典型後犁種男人常理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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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基礎教育」，是由於孟加拉許多執行教育計畫的大小型 NGO，大多從事非正規教育，

只能單純的提高識字率，減少文盲人口。不過 SSS 的目的是讓邊緣族群成為社會中正常的一

員，因此採用國家頒定的統一教材，讓這群小朋友都能完成小學教育，有機會在這個基礎下

進入中學。在 2007 年，後犁種小學一共有 208 個學童，目前已經有 102 個小孩上當地的一般

中學。 

SSS 的社工和教師平常也就近進行社區公衛與教育工作，改善居民的衛生習慣，此地的

居家環境比其它「後犂種」群聚之地相對健康許多。 

性工作者孩童托兒中心與兒童之家 孟加拉第二大，歷史長達半世紀的妓院2，就位於坦蓋爾

市區內。目前約有 750 名性工作者，其中不乏四、五十歲，在這裏度過半生，甚至孕育下一

代的女性。妓院是一間間錫屋頂的小房間和不到二人肩寬，迷宮般的巷道所組成，外圍再由

水泥牆隔離外界的眼光。有些人不慎懷孕生下小孩，如果沒賣掉，就只能帶在身邊。在妓院

成長的小孩，男生早早就學會抽菸、酗酒、吸毒、混幫派…，女孩則早早繼承母親的衣砵，

開始賣身。 

 

 

 

 

 

 

 

針對性工作者的孩子，SSS 做了二項工作。他們從 1997 年開始，在妓院對面二樓開托兒

中心，白天免費照顧三到五歲的小孩，午飯由母親們做好送過來，目前有 60 名孩童。我們去

的時候，看著這群小朋友無憂無慮地一個個起來表演唱兒歌、念韻文、跳舞，要跟我們玩，

跟一般小孩兒沒二樣。對照我們之前看的 SSS 所拍的紀錄片中，小孩子被幾個紙箱圈在房門

外的地上，母親在裏面忙著接客，小孩則在外面哭的快沒氣。另一個更可怖的畫面，是二個

小女生撿起丟棄在地上的保險套，高高興興地吹起氣球玩起來…，托兒服務多少減輕了性工

作者育兒的負擔。主持托兒中心的卡圖恩女士表示，因為中心只有二名工作人員，必須分成

上、下午二批照顧，但是媽媽們一直要求讓小孩全天留在那裏，這對人力不足的托兒中心形

成頗重的負擔。 

為了安置 5 歲以後的小孩，讓他們在健全的環境中成長，不用背著「我的母親是妓女」

的原罪，順利融入一般社會，SSS 說服母親把孩子送到 SSS 創設的「金色孟加拉兒童之家」。

外表頗有風塵味，性格卻格外熱情堅毅的 SSS 社工魯米跟我們分享他跟妓院裏三教九流打交

                                                 
2 孟加拉全境約有 11所妓院。只有取得政府特許者才能從事性交易工作。 

妓院外牆，前方靠牆的二名男子為 SSS 社工，

後方左邊三人為即將進入妓院乞討者 

妓院外，性工作者正在殺雞、洗鍋準備煮飯。 

垃圾隨意傾倒在水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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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經驗，常人難以想像3。要一個個說服母親簽字，同意把孩子交給機構，長期照顧到長大

成人，對飽嘗世間險惡，不再信任的女性來說，是很難下的決定。他說，「當時我帶著五十幾

個小孩離開妓院的剎那，身後傳來一陣陣悽厲的哀號，好像同時有一萬個母親因為不捨小孩

離去而痛哭。全妓院的女人都在流淚，因為那是她們共同的小孩。此情此景，永遠鮮明地烙

在我的腦海中。」他接著說，「在當時的情境下，只要有任何一個人說『別帶走我的孩子！』

我便一個都帶不走，也許還會有生命危險。」 

金色孟加拉兒童之家位於 SSS 在坦蓋爾市郊一處風景優美的村落中，廣達九英畝（近 370

公畝）的自購土地上。在此地，性工作者下一代的成長方式也獨樹一格。迎接我們的，是年

輕的院長馬哈迪，簡單的幾排房舍和中間一大片種滿各種植物的廣場。辦公室左邊約 10 步腳

程有一排鳥舍，停著很多不知名的白鳥。院長說這裏一共有 90 隻鳥，是兒童之家 3 個愛鳥的

男生（一個 15 歲，二個 12 歲）提議要養和負責照顧的。 

院長說，有嗜好的小孩不會變壞，這是他們在提供一般課程之外的教育方針。辦公室裏

掛著很多獎章和照片，都是兒童之家的小孩在國內外跆拳道比賽得到的。兒童之家除了平日

上課外，也有才藝和職業訓練課程。跆拳道一開始是考慮到小朋友在外面常遭到言語，甚至

肢體攻擊，所以請老師教跆拳道防身，沒想到這群小朋

友體育才華洋溢，不僅是跆拳道出色（院內已出了二個

女子黑帶高手），在院方的輔導下，他們自組的板球隊和

足球隊表現也非常傑出。板球和足球是孟加拉最風行的

二項運動，村內要派代表隊出去比賽時，常會徵召兒童

之家的隊員以壯大實力，無形中消弭了一般人和這群背

景特殊者的界限。院長提到一件很感人的事。從 1997 年

兒童之家成立，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抗拒，到近年來小

朋友要到外地或出國比賽，居民會主動提供自己的名字，讓這群「父不詳」的青年選手填在

申請表上的父親姓名欄上。 

穿過男生教室、男生宿舍、辦公室與花園，眼前景象突然開闊起來。在大片綠油油操場

的一端是鵝黃色的三層樓女生宿舍，另一端則通往更廣大的綜合農場。聽著院長精彩的介紹，

我不禁打開相機的攝影功能，跟著他從社福領域，進入有機農作的世界。 

兒童之家的養雞場有 200 隻雞（其實在前院的花園中還有好幾隻四處遊盪的鵝），牧場有

20 頭牛（其中 7 隻是乳牛），有大池塘養魚，還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果園，可以看到結實纍

纍的茄子、苦瓜、南瓜、瓠瓜、絲瓜、豆子、香蕉、辣椒、高麗菜、花椰菜、玉蜀黍，還有

荔枝、芒果、波羅蜜等果樹，全供院內自用。我問院長每日所需食物量，院內共有 99 個小孩，

加上 17 個工作人員，需要 45 公斤米（外購）、10 公斤魚、15 公斤肉（雞肉或牛肉）、青菜

100-140 公斤（有時剩餘可賣出）。大部分的食物供應可以自給自足。我們在院內跟院長一起

吃午餐，光是現摘的炒綜合青菜，就令我食指大動。院長說他現在到達卡市，青菜一吃就知

道是二、三天前採收的，他已經吃不慣了。 

                                                 
3魯米有十年以上，在坦蓋爾和孟加拉各地的社工經驗，對於孟加拉性工作者和弱勢團體的社經背景、歧視與不

幸經驗，以及政府和社福機構的安置情況有深刻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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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所有的青菜瓜果都長得很好，便問施肥的情形。院長指著一旁堆肥場說，他們

用牛糞做有機肥，步驟很簡單，只要挖三個堆肥池就可以產出養分充足的有機肥，一年全面

施一次肥，再加上定期轉作或休耕，給土地充分休養復原的機會，整片地完全不用化學肥料，

卻能供養百餘人。由於兒童之家和附近的居民互動情況良好，此地變成示範農場，有些農夫

也開始使用有機肥料（另一個原因是化肥價格非常昂貴），不過因為自己養的牛隻數目不足，

常來跟院長索取牛糞。院方除了雇用三名園丁，也鼓勵對園藝有興趣、喜歡玩土的小朋友來

協助種菜、種花、照顧植物，但並不強迫大家義務勞動。 

進入女生宿舍，每間房間約六、七坪大，擺了三到

四張單人床，沒有上下舖，三到四張書桌，有窗戶和陽

台，光線、空氣和活動空間都很充足。我注意到這些房

間四周好像沒有可以掛蚊帳的鉤子，院長拉出紗窗，說

每個窗戶都有裝紗網，傍晚五點左右太陽下山，蚊子要

從外面飛進來的時段，陽台的門一定關起來。每隔一日

在易滋生蚊子的地

方，像是水溝和房舍

四周噴灑除蚊劑，而且女生宿舍不像男生宿舍緊鄰花園，

蚊子不多，男生宿舍就需要蚊帳，女宿的房間通常不用。

我不禁佩服這裏在公共衛生的先進，即使在達卡許多中上

階層的住家（包括我的婆家在內），紗窗的使用並不普遍，

到了晚上便要忍受蚊子惱人的侵襲。 

當天是星期五，孟加拉的放假日，沒看到兒童之家小孩上課的情形。兒童之家開辦的「金

色孟加拉小學」內有 90 名學童，其中 52 個小朋友來自兒童之家，另外 38 個學生是附近社區

的小孩，目的不變，還是努力幫助這群小朋友進入主流社會，與外界建立正常的互動，因此

他們提供非常優良的師資與各項有趣的課程，吸引院外的小朋友來這裏和院童一起上學。比

較大的小孩，院方除了送到附近中學上課，鼓勵升學外，也提供院內與院外職業訓練和就業

機會，比如駕駛、護理、醫佐、電氣技工等。我在院內碰到一個女孩子，她被介紹到孟加拉

享有盛名的「人民醫院」接受一年的醫佐訓練，現在在 SSS 經營的醫院工作；開車載我們到

處參觀的司機鐘尼告訴我們，他也是兒童之家撫養成人的，他和院內另一名女性結婚，目前

受聘於 SSS。穆吉私底下問他的薪水，我們很訝異數字竟不亞於一般中等受薪階級的水準。 

童佣教育計畫 貧苦的婦女擔任家庭幫佣在孟加拉很普遍，但更不幸的，是貧苦家庭窮到養不

起小孩時，便在孩子還沒長大就送到有錢人家工作。童佣通常提供廉價，甚至免費的勞動，

只要能減輕父母親的負擔就行。雇主會提供吃、穿、住等基本需求。小小年紀的童佣，不但

永遠失去父母手足的家庭溫暖，還經常成為被雇主剝削和無情虐待的對象，更別說有求學識

字的機會。 

為了讓這群小朋友接受教育，在未來也許會有更多機會，SSS 專為童佣設計每日二小時

的非正規教育課程。為增加使雇主讓小朋友每天出來上課的誘因，SSS 的課程內容還包括家

事管理，每日上課時間也特別選在下午三至五點，一般孟加拉人午睡，對佣人需求稍微降低

的時段。SSS 知道童佣來自市區各地，若集中一處，會影響住在較遠者的出席情況，所以在

沒有蚊子的女生宿舍 

男生宿舍是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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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蓋爾市分設了八間教室，在 2007 年底共有 160 個小朋友來上課，其中 29 個男生和 131 個

女生，內容有國語、英語、算數、畫畫課和家事管理，出席率維持在八成左右。 

我訪問了其中一個小女孩，她叫布布里，今年才十歲大，五歲時就被送去幫佣，現在她

什麼事都會做，煮飯、洗衣服、打掃都沒問題。六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都在不同的人家幫佣。

問她上次什麼時候看到媽媽，她說了一個參考點，應該在四個月前。比較幸運的，是雇主家

中還另請了一個成年佣人，因此不是所有的家務都落在她一人身上。 

坐在布布里隔壁的隔壁，是 11 歲的孟伊娜，有

三年的工作經驗。我問她平常都做些什麼事，她說主

人家只有她一個佣人，不但要煮飯、打掃，還有三個

小孩要照顧，煮飯是太太教的。這一班正在上畫畫

課，我看她畫了一個房子和幾個人，問她在畫什麼。

她說房子外面的人在玩耍，房子裏面有一個人。「房

子裏的人是誰？」孟娜答，「是我。」「你在做什麼？」

「我在哭。」老師說孟娜的雇主並沒有付工資，只讓

她吃住，供應衣服。她只有四套換洗的衣服。 

SSS 的童佣教育計畫還包括雇主教育與雇佣關係的

改善。老師每季會逐一進行家訪，進行雇主教育，預防

對童佣的暴力與虐待事件發生，在平常上課時也會加強

童佣工作技能，以及和雇主相處之道，讓雙方知道彼此

的權利義務。在每一季的家訪會記錄行為與態度改變情

況，以瞭解童佣是否被雇主家庭所接納，在工作之外得

到應有的照顧。 

到訪的第一天，乍聽到要進入妓院「參觀」，一股驚惶失措感突然產生，我猜大概也難以

掩飾地浮現在臉上。我告訴我的研究伙伴穆吉，自己不是不想去或不願意去，只是一下子沒

有心理準備，不知道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對於一個成長環境相對單純，極少真正接觸社會黑

暗面的我，難道下意識對於「妓女」，還是存在著蔑視的心態嗎，否則為何無法坦然以對？在

此時，我突然對「後犂種」的污名難以自社會去除的困境，開始有點體會了。「後犂種」對沒

有長期浸淫當地文化與社會習俗的人來說，光從外

表，實在難以和一般貧民做區分，因此進入社區對我

的衝擊並不大。但妓院就不同，全世界幾乎所有文化

的人都知道妓院和裏面的人是怎麼一回事，刻板印象

早已深植腦海，才在當下產生一股（唉，算是）抗拒

感吧！在我不知道該怎麼以恰當的方式發問時，社會

歷練和政治參與經驗夠豐富的穆吉，沉穩地獨自完成

幾個訪談，我便安靜地待在一旁觀察。 

 

出乎我意料，穆吉在訪完之後轉述一位受訪者的話：「告訴你，我是不想接受訪問的。但

才剛和穆吉談完的性工作者，爭取時間馬上 

出來開始上工 

孟伊娜和她的畫 

孟伊娜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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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知道我為什麼答應讓你們進我房間，還問了一大堆問題嗎？那是因為我一見到你太太就

非常喜歡她，我是為了讓她待久一點兒，才讓你們問的。」難怪她在訪談時，一下子要我坐

在椅子上，一下子要我坐在她的床上，完了之後還突然靠在我身上，要社工幫我們拍照，又

用手捧著我的臉捏了捏（我一度有強烈的感覺她想親我！)。我聽了不假思索地回應，「我知

道她為什麼喜歡我！因為我有張單純的臉，有著未經世間磨難的面貌，我是她過去的夢想。

Once upon a time, she was like me!」雖然這是很自以為是的回答，穆吉好像也覺得頗有幾分道

理。 

在訪問之餘，去找住在坦蓋爾的朋友，分享我們的見聞。朋友的母親說，鐘尼和他太太

就住在這附近，三年前搬過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們夫妻倆都是來自妓院的小孩。她沒再

多說，但言下之意我們聽得出，如果當時他們的身分被發現，也許鄰居會反對，或是房東就

不租了。要消除自古以來對於性工作者的歧視並不容易，絕不是十幾年的工夫就能奏效。讓

邊緣族群主流化，實在是一件極度不討好的艱鉅任務。 

 

（本篇為曾育慧在 2009 年前往孟加拉進行田野研究時的隨筆。） 

 


